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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峙大观圣作之碑（下文简称“大观碑”）位于山
西省繁峙县城南一座旧城遗址的高台地上，距今繁

城镇约 1公里。
该碑碑身高大，但刻工较粗。通高 430 厘米，宽
135 厘米，厚 50 厘米，碑身厚度由下及上渐次收缩。
碑座为灰白色石灰岩质，龟趺座，龟首断失。碑座高
100 厘米，长 200 厘米，宽 150 厘米。碑首椭圆，有多
处裂纹。碑额正中阴刻“大观圣作之碑”六字楷书，
为北宋蔡京所书（图一），碑文四周浅刻卷龙缠枝牡

丹纹，碑阳正文共 20 行，满行 71 字，为宋代书法家

李时雍奉敕所书。碑体下半部字迹纹饰皆漫漶不可
辨。碑阴无文，破坏甚重（图二）。
《繁峙县志·道光志》曰：春秋时为霍人邑，秦汉
时有“繁峙”之称，隶属雁门郡。唐圣历二年改建于
滹沱河南，因聚宝寨为城。宋属代州。金元时期称坚
州。明洪武二年复改为繁峙，“县治仍在滹沱河南，
万历十四年改建河北”。据此可知，繁峙大观碑所在
的旧城址应是唐至明初的繁峙县城。
笔者踏查该旧城遗址时，发现城内南部地势较

高，城北较低，城中故地崎岖不平。今大观碑所处于
城西南部的高台地上。据繁峙县作头村《张氏宗谱》
载，明代万历年前的繁峙旧城有“上城”、“下城”之
说，“上城之庭院居于下城之屋顶之上”，可说明该
碑应在旧城的上城。而今这块高地已辟为耕地，笔
者曾与碑下发现有黄绿色琉璃釉建筑构件残片和许

多磁州窑系瓷片，其地在宋时似为文庙或学宫所在

地。
大观圣作之碑又称“御制学校八行八刑之碑”，
是宋徽宗大观年间立于州府县学的圣旨碑。繁峙大
观碑见于《山右金石记》，其中山西共计此碑三通，
“一在繁峙，作二截，石粗恶，文减过半”。据孙星衍、
邢澍的《寰宇访碑录》所载，河南、陕西、江苏、山东共
有此碑九通。陕西和河南共有此内容相同的《御制
学校八行八刑碑》共四通。此外，建国之后还有数通
大观碑见刊。现将著录明确的三通简述如下：
河北平乡大观圣作之碑，通高 5.14 米，宽 1.38

米，厚 0.38 米。碑首椭圆，七龙蟠顶，额中阴刻“大观
圣作之碑”六字楷书。碑身四周浅刻两方连续卷龙

繁 峙 大 观 圣 作 之 碑

刘彦佐

图一 “大观圣作之碑”的碑额拓片，蔡京所书 图二 繁峙大观圣作之碑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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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枝牡丹图案。碑文阴刻瘦金体，为当时书学博士
李时雍摹写宋徽宗书体所书。正文 20行 1013 字，说
明 3 行 76 字，落款 4 行 169 字，共计 1258 字，残缺

69字，龟趺座[1]。
河北赵县大观圣作之碑高 4.8 米，宽 1.8 米，厚

0.55 米，碑座高 0.8 米。碑首方形，双龙碑额，上有蔡
京“大观圣作之碑”楷书，碑文阴刻瘦金体，其中正文
共 20行，满行 71字，其中 62字残破。碑文四周线刻
两方连续卷龙缠枝牡丹纹，此碑是利用废弃的《唐
何公德政碑》改制而成的，碑阴至今上残留有唐代
所刊刻的碑文。龟趺座[2]。
河南新乡大观圣作之碑该碑高 4.47 米，宽 1.24

米，厚 0.42 米，碑额上雕二龙戏珠，中有蔡京楷书

“大观圣作之碑”六字碑文阴刻，碑文四周浅刻藏地
卷龙二方连续缠枝牡丹纹作为边饰。碑正文和书款
共 27行，满行 71字。现存碑文 1007 字，缺 118 字。
龟趺座，龟首缺失[3][4]。
繁峙大观碑与以上诸碑相较，制作较为简单。

但从碑文书写形制上看，碑额皆为蔡京所书两行三

列阴刻六字楷书款。四周均有卷龙缠枝牡丹纹作为
边饰。正文与边款说明性文字书写布置皆同。另有
陕西大观碑四种，碑文都刻有当地参与立碑之学

长、直学、学谕等官职的名字[5]，上述四碑无此项内
容，可见其具有地方特色。
宋神宗熙宁至元丰年间，王安石实行变法，开

始进行从学校内考试选拔人才的“太学生三舍选察
升补法”，简称“三舍法”。三舍即外舍、内舍和上舍。
通过考试的方法进行逐级升留。拔擢的方法除了考
试符合外，还要求品行端正，否则将会留级或开除。
宋代的教育体制到徽宗时期可谓发展到了顶

峰，崇宁元年（1102 年）八月，蔡京“请天下诸县置县
学”，由此三舍法推行与天下各州府县学。崇宁三年
（1104 年）至宣和三年（1121 年）曾一度废止科举，选

才皆由太学出。太学之中也实行三舍法。在推行三
舍法的基础之上，大观元年（1107 年）诏行“八行”取
士法。徽宗认为“置师儒所以敦孝悌，孝悌兴则人伦
明，人伦明则风俗厚而人材成，刑罚措。”徽宗时代，
尊孔崇儒，所以要推行“八行”。“八行”一词最早见
于《周礼》，是指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士有全
备八行，……令官优加拔用。”对于具备八行中的几
种均有不同的待遇；而有悖于“八行”者即以“八刑”
处之，尤以“有犯不忠不孝不悌不和，终身不齿，不得
入学”。这种选拔方法，只注重士人的品德，却忽略

了辞艺，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及八行科立，则
三舍皆不试而补……而八行又有甚敝，盖后世欲追
古制，而不知风俗教化所从出。”
六月，江东转运副使家彬即请命诸州学以御制

八行八刑刻石。据清《金石萃编》中所载《大观圣作之
碑》，“大观元年九月十八日，资政殿学士兼仕读臣郑
居中奏乞以‘御笔八行诏旨，摹刻于石，立于宫学。次
及太学辟雍，天下郡邑。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奉’御笔
赐臣礼部尚书兼侍讲久中令以所赐刻石。”“通直郎
书学博士臣李时雍奉敕摹写”。“太师尚书左仆射兼
门下侍郎……蔡京奉敕题额”。这也就是大观圣作
之碑的由来。据此，可以推知名为“御制学校八行八
刑碑”可能较“大观圣作之碑”时间稍早。
大观碑虽以诏令颁行而立于当时各州府县学，

但存世完整的却很少。碑额六字为当时权相蔡京所
书，有学者认为其榜书兼学徐浩、李邕和苏轼，书风
“平正浑厚”，就此六字而言，神形极似李邕。《宣和书
谱》载：“正书如冠剑大臣，议于朝堂之上。行书如贵
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
匹”。虽然有些夸大，亦足见其书法在当时的盛名。后
世所传宋四家中的“蔡”，实为蔡京，只是因恶其名，
才替为蔡襄。
碑的正文是由李时雍摹写徽宗的瘦金体。李时
雍，字致尧，号适斋。成都华阳人。李鸷之子。官至承
议郎殿中丞。崇宁间与米芾同为书学博士。《书史会
要》记载，“尝对书跨鳌二字，字方及半，宫人以花簪
之，不觉满头，于是能声高压米芾。又尝以书出外国，
敕以绛纱封臂，非被旨，不许辄书。”足见他的书艺之
高。关于瘦金体，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这样评价
到：“书出于古钢角书，而参以褚登善、薛少保，瘦硬
通神，有如切玉……直如矢，劲如铁，望之如枯藤胄
树，矢矫攫拿，亦如游丝袅空，细蕴直上”。大观碑正
是体现了瘦金体的劲瘦、挺拔的风格特点，可谓研习
瘦金体的典范之作。
大观碑是古人留给我们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

产，对研究我国的教育史、书法史皆具重要意义。山
西繁峙在明万历十五年以前的县治沿革不甚详细，

仅存只言片语，因此繁峙大观碑对研究宋元时期山

西代北州县地理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现在繁峙
这座大观碑现状堪忧，希望有关部门予以关注。
（附记：感谢山西省繁峙县李宏如先生对作者写

作本文时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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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唐邢窑青瓷碗残片

邢窑烧造青瓷也利用了施化妆土这一技巧，以

冀其发色少受胎土颜色的干扰。

三、思考与结语

由对以上邢窑青瓷器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唐代

邢窑青瓷的烧造并不成体系而带有较大的随意性，

笔者推测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由于制瓷原料的决

定性影响。北方土烧成的胎色不及南方土那般适合
青釉的呈色，反而在排除釉料中铁元素的干扰后烧

出了“类银类雪”的白瓷，南北方瓷窑各有所长，当时
的社会上层对其质量上乘产品的需求，使得南北方

瓷窑各有偏重地发展青瓷和白瓷。因邢窑主要受到
来自官府订制白瓷的质量要求压力，自然将所有的

资源都投入到白瓷生产中去，青瓷的制造或许只是

偶尔为之，因此成功烧成的呈青绿色且质量上乘的

瓷器少之又少。
虽然由于受到北方制瓷原料的限制作用及其

他因素的影响，但也在沿袭北方早期青瓷的工艺基

础上，不断探索青瓷的制造工艺，并且取得了相应

的成就。“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固然由于南北方瓷
器质量而决定，但这不代表能够抹杀当时北方对青

瓷烧造工艺的研究与成果。纵观唐宋时期南北方制
瓷业的生产概况，虽然由于时局变迁可能导致南北

方瓷器品种的倾向性有所转换，但若仔细推敲，若北

方从唐代开始青瓷生产便被白瓷完全取代，那么北

宋开始，青瓷转向以北方为生产基地的现象[13]定有

其背后工艺传承的基础所在。笔者相信，即使是以
白瓷生产为主流的时代，北方青瓷的工艺也一直处

于不断的更新与传承之中。这一结论希望对于唤起
陶瓷研究学界对唐代北方青瓷的研究，以及北方青

瓷工艺传承的问题有些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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